和孩子合好

簡靜惠（洪建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） 　(中國時報 浮世繪 20080104)
    
    　    　我過六十歲生日時，兒子裕鈞上台致詞：你們看我媽每天過得自在快活、看起來又年輕又漂亮，她能這樣，其實是我跟我妹「教出來的」！因為我們在成長過程中，給了媽媽很多的課題。 


    　好呀！這小子真有點大言不慚！不過，這話倒也有幾分真。 


    　我們是企業家族，先生從小被期待繼承衣缽，所以他雖有文學才華，卻也不敢有異想，一輩子鬱抑。想當然耳，兒子是家裡的長孫，也一樣被高度期待著。而我這作媽的，很自動也很自覺的把這份教養的責任扛起來，甚至於也把自己的期待加進去。 


    　這種種要求與框架，讓一個成長中的孩子簡直要抓狂。因此裕鈞青少年時期很不快樂，非常叛逆不馴，什麼都看不順眼、連自己都覺得煩。 


    　於是他開始在外表、言詞、行為上頂撞、反抗、排斥，他翹課逃學……甚至不惜離家出走，來宣告自己的個獨性，他要成為「他自己」，他要挑戰權威及社會價值、思考模式……。當然最直接的對象，就是每天與他面對面的父母了，尤其衝著我。他爸爸顯然是過來人，每當裕鈞翹課被學校質問，他常勸我：「別氣了！比我當年好太多了，沒留級就不錯了。」
    　作父母的其實很脆弱 


    　也不見得那麼有信心 


    　記得裕鈞初三那年，有一天，我在家宴請家族長輩，裕鈞剪了一個怪異的龐克頭突然從外面回來，他左側頭髮剃平，刻了一個Z形圖，右邊用髮雕挑高站立。我一看差點昏倒，他一進門就閃入房間。我強忍著不動聲色，繼續與客人聊天。最後是叔叔忍不住問：「你兒子怎麼了？」我說：「別理他！讓他去！」大家也就不再追問下去。 


    　第二天他自己把頭髮梳回正常。多年後他跟朋友說：「我老媽很厲害耶，她完全可以不管我作怪！」 


    　才怪呢！他不知我內心有多少掙扎都強忍下來。作父母的其實是很脆弱，也不見得那麼有信心，碰到自己至愛的骨肉，真可謂愛之唯恐不及，放之唯恐不見，愛之深責之切。親子之間又那麼緊密，沒磨擦才奇怪，尤其到青少年轉大人時，他們要為自己的獨立宣告主權時，就是戰爭的開始。青少年很愛面子，讓孩子的自尊心不受損很重要，處理必須非常小心細膩，好在這個基本的常識與態度我還有。 


    　然而，裕鈞十七歲的那年，為了一件小事（什麼事已不記得，也不重要了）翹課離家出走，讓我頓時六神無主。由於自己是那種好學校的好學生，教養子女不管是對生活細節，或課業成就的要求，都用最嚴格的高標準，直到小孩終於承受不了，爆發出來之後，我才猛然驚醒。 


    　我開始重新反省自己，剎那，好似有個聲音發自內心：我要改變方式，給孩子最大的空間，讓他自己決定人生的方向。 


    　 孩子有了「自己」後
    　 會開始去思考未來 


    　這個當下的覺醒也非偶然，只是怎麼忘了平常就有的觀念：回到人本的立場、每個人都是獨立的，沒人可為別人的生命負責，即使是父母。 


    　只是知行間的距離很長遠，我決定要來貫徹這些「已知」。 


    　我讓孩子的父親去接裕鈞回來，拿下「父母權威」，與他平起平坐，聽他自己說出自己的想法，對未來的安排……。 


    　這個轉折是大突破、大和解，其實也是「合好」的過程。 


    　只是光有這個轉折、有想法、有決心是不夠的，這期間還有很多外在的情況要去面對：比如學校的課業、升學的壓力、家族的期待、社會的規範……這些問題不會因為我與孩子「合好」之後就沒了，而且生活中的問題也會不斷發生。 


    　慶幸的是：「合好」之後可以一起商量面對，用理性建設性的態度來看待問題。 


    　孩子解除與父母對抗的壓力，有了「自己」之後，會開始去思考自己的未來，作父母的更可以平和地引領孩子走向未來。 


    　我們都相信「合在一起 」的生命力是很大的，所以「被教出來」、「學習來的」是事實，母子之間「誰教誰」又有甚麼關係？人生本來就是不斷的學習！

